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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文学
◎扎西尼玛

月河畔的抒情
◎周维强

经过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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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冰川

明永村是我老家
在卡瓦格博雪山的怀抱里
明永是明镜的意思
其实汉语译写明龙更为准确
老人们说，村后的冰川
是阿尼(爷爷)卡瓦格博的护心镜

至今，冰川在不断消融
退缩

“冰川消融跟人类的行为有关”
冰川还在消融
向着山顶萎缩
老人们也相继谢世了
那些在冰川迹地上开出的野花
仿佛是老人们回到故乡的眼睛

无题

朝圣的旅人走着走着
只有珠子那么大
珠子追着珠子
从白天追到黑夜
又从黑夜追到天亮

说起北方:北方的安多
雪，一片片飘过金子的屋顶
有时化作星子
裹着微微的光
滴下来
草原很宽很广，像无边无际的海
动荡不安
鲜花和河流，从云上来了

朝圣路上

雪山在云雾里面
云雾弥漫在山脊线后面
朝圣的队伍沿河而上
穿进峭壁上的森林
竹杖踩翻了泥地里的小石片
醒了两只鸟:
一只山雀，一只画眉

无题之二

雪不见了，天空昏暗
搬来一些树在山脊上，染一点绿
再把一只小鸟引开
河流刚现身于荒草之中
一座楼突然站了起来
像从梦中惊醒
好比两个人相遇
然后，一起转过身去
窃窃私语

给晓涛

我们一起穿越峡谷
感觉澜沧江漫漶在天空里
有一阵子，江水那么安静
我们像石头那样沉默
仿佛两个陌生人
被阳光照耀

路

必须修一条路
经过峡谷
峡谷里要有风
跑着跑着，追上了河水的回响
必须向着高山走
树木们相聚的地方
鸟儿摘走了心跳
必须走到山峰的脚下
那里有一汪湖水
让眼睛封住嘴巴
看哪!经幡还认得早被遗忘的名字
翻过山口
必须在心里修一条路
要不然
陡峭的悬崖会阻住去路
要不然
野兽的动静和喊叫
会让脚步慌乱
必须有一个人
靠在黑夜的门扉上等待
最好没有这样的人
就可以把白白的雪峰认作年迈的祖父

风

我把风马献给卡瓦格博
他是我历世历辈的祖父
我在他的抚摸下长大
每次我远足他乡
他会给我摩顶祝福
每次我从外地回归故乡
他会亲吻我的额头

请不要说雪山的风
寒彻刺骨
请不要说雪山的风
凌冽强劲
这是尘世中最温暖的手
传我慈爱和力量

掉在桌上的米粒

阳光照在孩子脸上
妈妈在给他喂饭

阳光照在妈妈的手上
米粒掉在桌上了

妈妈把米粒捡起来
孩子把妈妈的手推开

阳光照在米粒上
仿佛想照见它生命的全部秘密

秋天里

朝圣的人去了远方
我们坐在秋天里
背后的雪山
向着天空喊话
一只喇嘛鸟
在石墙下
啄开阳光
我说:多么明亮的秋天啊
你说:看，落叶
朝你手指的方向
两场雪，带走了秋天

情歌故乡

手捧银质的酒碗
仿佛迷失在大地的尽头
看见遍地的牛羊和盛开的格桑
就轻而易举获取了
生命轮回的全部秘密
听到一首情歌在故乡的月夜唱响
就让我满怀祈愿
用一生的情爱超度自己的灵魂
大情大爱,大爱大情
这世间绝无仅有的情爱啊
使我心存善念,因缘俱足
故乡啊,正是我活着的理由之一
一千遍一万遍低吟浅唱
我血管里奔涌的血脉
仍然流淌着康巴藏人
江河一样纯净的柔情
雪山一样圣洁的胸怀
大阳一样炽烈的爱恋

故乡啊,我祈祷在这赞美的时刻
我要用它来颂念最诚挚最美好的祝愿
康定——达折多
达折多——康定
轻唤我故乡的两个名字
像天堂的月亮高悬空中
像洁净的雪融之水
洗濯汉地的绸缎,打磨晶莹的瓷器
月色缭绕的手指熬煮茶叶的清香

勒住茶马古道最后一声长长的嘶鸣
我那英俊的若巴
腰挂宝刀,长发披肩
他宽广的脊梁挺拔着风雪的旷野
舌尖上一遍一遍弹响“达折多”

我的前世是长辫垂地
松耳石般美丽的康巴女子
我看见我的若巴

骑着黄金的骏马
打马驰过我的身旁
回眸的夜色溅落在我的袍裙
就是那一次刻骨铭心的爱啊
让我流落康定
追随情人的踪迹
在一条大河的源头
雅拉滋润大地
在一朵溜溜云的山上
情歌撼动世界
只有这样的召唤
灵魂才能得到永久的慰藉
只有这样的引领
内心才能得到永久的安宁

到康定去吧
到达折多去吧
这过客的驿站
这归人的聚集地
没有比康定更深的爱了
没有比达折多更浓的情了
情人和情歌诞生于此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
端端溜溜的照在
康定溜溜的城……”

使 者

裸露的山脊
起源一次痛苦的雪崩
巨大的白色的嘶鸣
像死亡的长鬃迎风飞舞
急流和岩石
是原野完美的骨骼
它狂暴地击碎大地

万物的颂歌
使我进入命运的庆典
这痛苦的使者

只身在陡峭的阳光中
迎候温暖的降临

褐色的季节多么庄严和忧伤
残存的荒草不绝如缕
它高亢的尾音萦回天际
我听见使者艰难的步履
正挪动一次不容错过的跋涉
在伸手可及的雪线之下
在迷途的沟壑之间

回首的宽广如此静谧
此刻，停止就是幸福的到达
而我，是否翻越了高处的风雪
还终点一个神圣而悲壮的洁净

雪城时节

想象你就是我的情人
如那逝去的雪城
唯独雪崩真实的存在
扑打着尖啸的岁月
有一天，雪城的声音白色的响过
弥漫成记忆深处分外寂静的潮汐
林立一种掩埋的爱情
寂静如梦

只是你远去的背影
使者一样恪守无言的重托
只是你前行之路上
永恒的光芒依然照耀
被你遗忘的旅程
让我翻开的手指再次经过
成为每盏暗夜里闪烁的灯光

回音无法破碎
我和你从巨大的敲击声中幻化为
修长而清脆的鸟翅
寂静如梦

边缘积雪
◎桑丹

一生中有那么几次心动
其中一次，就是为了你
在月河街
小小的心脏，跳动小小的爱恋
那些用杏花包裹的情话
只想，凑近你的耳朵
轻轻地，说给你听
今夜，月光也读懂了我的心思
为了你
它守在一颗星星的旁边
照耀着你美丽的容颜
月光下的你，是最惹人怜的情人
我从山野里采集了一束束野花
手捧鲜花的我
害羞含情的你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一颗心印在另一颗心上
就是钻石般的永恒

心动

我在你的枕头下，藏了一封信
亲爱的，那封信
从我们见第一面那天起
我就开始酝酿，开始在脑海里构思
从认识你，一直到今天
你，似乎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那封信，你还是别拆开吧
留着，给四十岁的你，当作生日礼物
四十岁的美丽才是真正的美丽
四十岁的我们
微胖，跳广场舞，为孩子的琐事烦恼
四十岁的情人节
我依旧捧着山野里采来的鲜花
对你说:情人节快乐

情书

此刻，在嘉兴，月河畔
多雨的季节，靠窗的书桌
我在给你写信
写自从你走后，我茶饭不思
书，只看了半页
就合在了一起
你带走了我的半颗心
让我另外的半颗心去寻找
你说你喜欢这多雨的季节
喜欢我的平头
喜欢我的淡蓝色的牛仔裤
喜欢我的简单和快乐
亲爱的
今天，我穿着牛仔裤，心怀爱恋
留着光滑的平头
给你写信
青葱的年月
我能给你的，也只有
这一支笔
一页信纸
所传递的爱，思念与惆怅

我曾经写过一封情书

总会有一个人，把你的名字放在梦中
总会有一个人，把你的背影
想象成一棵正在开花的树
总会有一个人，在你不知道的梦境里
把你吻了无数遍
总会有一段情，注定一生一世
你来了
姻缘就是一把钥匙找到了一把锁
你走了
他枕着河水，夜夜唱情歌

总会有一个人

背上小书包，孩子去上学
你们各走各的
工学嬉玩
时光催人渐
目光如一趟列车搭满心愿
过了这一站，爱人该转站
他却要再往前
多乘几站
然后把车换
目的地终究也是一个驿站
踏上这航班，阿妈把家还

你们的路还远
风霜雨雪
昼夜不停歇
思念如一轮圆月皎洁高悬

隆塘姑娘

蜿蜒盘旋的金沙江
一路奔流
滔滔不绝的江水
流淌千年

滋润得大地绿意无限
那位背水的姑娘已待嫁闺间
江水东渐
阿妈啦 您的青丝黑亮依然

巍峨雄壮的白玛山
高耸云天
柔情似水的山岚
四时常伴
萦绕得星辰璀璨浩瀚
那位牧归的姑娘已儿孙满堂

霞彩西伴
阿妈啦 您的皱纹悄然满脸

圣洁美丽的志玛拉宫
千载流传
神奇的绿度母
映众心田
护佑得隆塘青稞香绵
那位挥镰的姑娘已归去安恬
轻风拂晚
阿妈啦 您的脚步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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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泽丰

我按捺不住你的想法

麦苗比着赛生长
油菜将告白一叶一叶托展开来
它们在乡村
一如我的晚辈们
表达着对今冬明春的热爱

我对那些山林里的竹笋
常常心怀感动
尽管总是加以抑制
却没有一次
按捺住了你的想法

谷底，流水有自己的思想了
它们奔跑着
一不留神，被扯着的风
又把整个山坡
吹新了

为你而存在

你离开的时候
校园操场上的那些灌木
没有哪一棵愿意移动
也许，想你会回来
在将来的某一天

时隔多年，你回来的时候
太阳已从头顶上滚过数千遍
而在此期间，每一遍的寻而无果
让她在无人的旷野
独自失落

此刻，你站在原来的地方
每一片树叶都是那么认真地看着
连被风吹旧的教学楼
我注意到：大门口的那头石狮
张着口
没说一句多余的话

夏天

流水从时间的脊背上滑落
悬崖为证。供出了
瀑布的证词

跌落在人世的惊叹
无论用目光怎样抚摸
也不能让这绝壁上的主
凝成岁月的遗容

干脆让它飞奔吧
季节不再新鲜
夏天在你我的途中
又完成了一个轮回

啄

天还没有亮
几只鸟儿就在争论
这尘世的焦躁
站在窗外的树上

我担心树枝承受不了
这么大的命题
万一断了，绵长之声
便落了空

开始，我紧绷神经
倾听它们一声声争论
仿佛执意要啄破
这头顶上的天幕

听久了，我就天亮之前起床
坚持每天去公园晨跑
一股劲与它们何其相似
执着地啄着这人世的光阴

今冬明春
的热爱


